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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稿  

文學冠冕對謝靈運生命價值的意義  

施又文 ∗ 

一、魏晉六朝學風概述  

著作與文藝上的表現係魏晉南朝高門大族所以示異於寒門庶姓的項

目之一，正因為文學藝術的才能是高門的一種標誌，當門第不能在政治上

有建樹時，乃轉趨於在文辭上作表現。曹植所謂立德揚名可以不朽，其次

莫如撰述篇籍， (〈與楊德祖書〉 )正適當地說明了時代的風尚。  

魏文帝曰：「文章經國之大業，不朽之盛事」 (《典論‧論文》 )，純

文學觀念覺醒，以文學作品表現作者人生之用，以文學為作者私人之所

寄，於是人求以文章期不朽，遂融作者於作品之中。魏晉南北朝時代幾乎

人人喜有一部集，自求表現以求不朽。  

因此，集部大興自東漢，至魏晉南北朝而極盛，據《隋書．經籍志》

共五百五十四部，六千六百二十二卷，通計亡佚，有一千一百四十六部，

一萬三千三百九十卷。以四百年計，每年平均出一部到三部集，也可以說，

每年可出一位乃至三位專集作家，1集部大盛之況，與建安時代純文學觀念

的覺醒，曹魏父子以帝王之尊闡揚文學新域而形成風尚有關。  

隋‧李諤上書正文體云：  

魏之三祖，更尚文詞。⋯⋯下之從上，有同影響。競騁文華，遂成

風俗。江左齊梁，其弊彌甚。貴賤賢愚，唯務吟詠。遂復遺理存異，

尋虛逐微。競一韻之高，爭一字之巧。連篇累牘，不出月露之形。

積案盈箱，惟是風雲之狀。世俗以此相高，朝廷以此擢士。利祿之

途既開，好尚之情彌篤。 

由是而風氣所趨，六朝之帝室皇枝、名卿碩彥，靡不延攬文學，齊梁

尤盛。「利祿之途既開，好尚之情彌篤」。姚察在《梁書．卷十四．江淹、

任昉傳論》提到江淹、任昉之所以能夠在當代受人注目，乃受益於賢才標

準的轉移：「觀夫兩漢求賢，率由經術；近世取人，多由文史。二子之作，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∗ 朝陽科技大學通識中心助理教授 
1 錢穆，〈略論魏晉南北朝學術文化與當時門第之關係〉，《中國學術論叢‧三》（臺

北市：東大圖書公司，1985 年），頁 147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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辭藻壯麗，允值其時。」2故能恃其文才，於士人間脫穎而出。至於陳朝，

猶有「文史足用」、「擢以不次」的事證。(《陳書．卷三．本紀第三．世祖．

天嘉元年秋七月甲寅詔》 ) 

六朝學術風氣由經學轉向文史，士族亦隨此轉變，不僅在於進仕，亦

以此維持其門第之不墜。3典籍文藝，百世傳美，高門風範，實繫於此。士

族一門能文之現象，遍見於載籍。《文心雕龍．時序》云：「王袁聯章以龍

宗，顏謝重葉以鳳采。」劉孝綽兄弟及群從子姪，當時有七十人，俱能屬

文，史稱近古未有。蘭陵蕭子恪兄弟十六人，有文學者五人。4安平崔氏、

汝南應氏並累世有文才，汝南安城周氏、吳郡吳張氏、鹽官顧氏及濟陽考

城蔡氏、江氏，皆歷代文雅不墜。王筠〈與諸兒書〉論家世集云：  

史傳稱安平崔氏及汝南應氏，並累世有文才，所以范蔚宗云崔氏「世

擅雕龍」。然不過父子兩、三世耳；非有七葉之中，名德重光，爵

位相繼，人人有集，如吾門世者也。沈少傅約語人云：「吾少好百

家之言，身為四代之史，自開闢已來，未有爵位蟬聯，文才相繼，

如王氏之盛者也。」汝等仰觀堂構，思各努力。 5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 越智重明、野田俊昭、閻步克等學者的研究，皆指出以文學取人是梁陳的趨勢。

參考越智重明著，夏日新譯，〈梁陳政權與梁陳貴族制〉，收入劉俊文主編，《日本

學者研究中國史論著選譯》第 4 卷，頁 294-313；野田俊昭，〈梁時代、士人の家

格意識をめぐって〉，《東洋史研究》第 57 卷第 1 號，頁 67-95；閻步克，《察舉
制度變遷史稿》，頁 235-239。 

3 鍾仕倫〈魏晉南北朝世族家庭美育思想〉：「魏晉南北朝實行『九品中正制』的選

官制度，從制度上保障了世族社會地位的穩固。世族子弟自可以憑藉他們的出身

平流進取，坐至公卿。但是，各個家族的地位不是一成不變的，在相同制度保障

下，各個家族之間存在著激烈的競爭，而且時刻面臨著寒門素族的挑戰。在此背

景下，有的家族可以綿延百年，而有的家族卻只能顯赫一時。這其中的主要因素

還應從是否通過文化教育培養傑出人才，形成穩固的家族文化上來尋找原因。世

家大族要想保持門第興盛、世代承傳，還必須繼續加強對其子弟的文化教育，培

養其德行和才幹。士族大家一旦在政治上失勢，如果家族的文化底蘊不深厚，那

麼門第便會急劇中衰。孫吳陸遜便指出：『子弟苟有才，不憂不用。不宜私出，以

要榮利，若其不佳，終為取禍。』陸遜是武將出身，權傾一時，但他很重視家族

子弟的教育。他死後，陸氏子弟憑藉才、德，扭轉危局，重振家族之權勢地位。」

見《魏晉南北朝美育思想研究》（北京：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，2006 年），頁 173。 
4（唐）姚思廉，《梁書‧卷三十五‧列傳第二十九‧蕭子恪弟子範、子顯、子雲》

（臺北市：洪氏出版社，1980 年）。 
5 （唐）姚思廉，《梁書‧卷三十三‧列傳第二十七‧王僧孺、張率、劉孝綽、王

筠》（臺北市：洪氏出版社，1980 年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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即謂王氏七葉相傳、人人有集。可見當時門第於爵位蟬聯之外，又貴有文

才相繼，世擅雕龍，其為父兄者，自必以此常鼓勵鞭策其後人，務使克繩

祖武，堂構勿替。因應時尚，當時人也特別重視以詩文經藝為主的教育。 

二、陳郡陽夏謝氏文風鼎盛  

陳郡陽夏謝氏本即崇尚文學，謝晦臨終作〈悲人道〉，自述家世云： 

懿華宗之冠冑，固清流而遠源。樹文德於庭戶，立操學於衡門。（《宋

書‧卷四十四‧謝晦傳》） 

根據《隋書經籍志》著錄陳郡謝氏的別集有：《國子祭酒謝衡集》二

卷，《晉太守謝鯤集》六卷 (梁二卷 )，《衛將軍謝尚集》十卷，錄一卷，

《晉散騎常侍謝萬集》十六卷 (梁十卷 )，《晉太傅謝安集》十卷 (梁十卷，

錄一卷 )，《車騎司馬謝韶集》三卷，《車騎長史謝朗集》六卷 (錄一卷 )，

《車騎將軍謝玄集》十卷 (錄一卷 )，《晉驃騎長史謝景重集》一卷，《晉

左僕射謝混集》三卷 (梁五卷 )，《晉江州刺史王凝之妻謝道韞集》二卷，

《宋豫章太守謝瞻集》三卷，《宋司徒參軍謝惠連集》六卷 (梁五卷，錄一

卷 )，《宋太常謝弘微集》二卷，《宋臨川內史謝靈運集》十九卷 (梁二十

卷，錄一卷 )，《太尉諮議參軍謝元集》一卷，《宋金紫光祿大夫謝莊集》

十九卷 (梁十五卷 )，《齊東海太守謝顥集》十六卷，《謝瀹集》十卷，《齊

吏部郎謝朓集》十二卷，《謝朓集》一卷，《謝朏集》十五卷，《晉安太

守謝纂集》十卷，《謝綽集》十一卷，計二十四部，一百八十七卷。《隋

書經籍志》未收，張鵬一《隋書經籍志補》亦漏輯，而今天尚可考知的謝

氏別集多達七部，即：《謝舉集》二十卷，《謝藺集》，《謝微集》二十

卷，《謝幾卿集》，《謝僑集》十卷，《謝嘏集》，《謝貞集》。  

總集類之謝氏著述，《隋書經籍志》著錄有十三部二百三十四卷：謝

混撰《文章流別本》十二卷，謝靈運撰《賦集》九十三卷，謝靈運撰《詩

集》五十卷 (梁五十一卷 )，謝靈運撰《詩集鈔》十卷 (梁有《雜詩》十卷，

錄一卷，謝靈運撰 )，謝朏撰《雜言詩》五卷，謝靈運集《詩英》九卷 (梁

十卷 )，謝靈運撰《迴文集》十卷，謝莊撰《讚集》五卷，謝莊撰《誄集》

十五卷，謝靈運集《七集》十卷，謝莊撰《碑集》十卷，謝靈運撰《連珠

集》五卷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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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此可見，在六朝文學史上，陳郡陽夏謝氏文才濟濟，創作實績亦極

為可觀。  

吾人若將上述文學著述情況與王伊同所制《五朝高門世系婚姻表》之

四《陳郡陽夏謝氏》比觀，對於謝氏子弟文才富盛之空間廣闊性與時間綿

延性當有更具體而深入的體察。謝安兄弟六人，除謝石一支人丁不旺後嗣

先絕外，其餘各支皆以文才挺拔於世。謝靈運出自謝奕一支，謝朓產自謝

據一房，謝安後嗣中有謝混，謝萬之後出現了謝莊，謝鐵一支穎脫出了謝

惠連，在當時文壇上都是出類拔萃的人物。謝萬一門尤其突出，謝萬、謝

韶、謝弘微、謝莊、謝瀹、謝舉、謝嘏，八世之中，七世皆有文集，文學

傳統延續二百餘年。謝瀹兄弟五人，三人有集，也堪稱是一時之盛事。此

外，祖孫三代皆有集的還有謝衡、謝鯤、謝尚，謝朗、謝重、謝瞻。父子

皆有集如謝鯤與謝尚，謝璟與謝微。姐弟有集者，如謝道蘊、謝玄。這些

證明謝氏一門文人之盛，足以構成一個文學創作群體。  

其實，無論當時還是後代，他們自身或者旁人，都已認識到謝氏文學

人才的這種群體性特徵。《世說新語．賢媛》云：  

王凝之謝夫人既往王氏，大薄凝之。既還謝家，意大不說，太傅慰

釋之曰：「王郎，逸少之子，人材亦不惡，何以恨乃爾？」答曰：

「一門叔父，則有阿大、中郎；羣從兄弟，則有封、胡、遏、末；

不意天壤之中，乃有王郎！」 6 

據劉孝標注，封、胡、遏 (《晉書‧卷七十九‧謝萬傳》作「羯」 )、末，

分別指謝韶、謝朗、謝玄、謝淵，又據余嘉錫《世說新語箋疏》，阿大、

中郎即謝尚、謝萬。除謝淵傳記闕略莫可究詰外，其餘五人並善屬文，有

集部傳於世。  

瑯琊王氏為當代一等高門，王凝之「人材亦不惡」，而謝道韞面有怨

艾者，大概就是因為凝之本人文才平平，較之謝氏子弟不免相形見絀罷

了。《宋書‧卷五十八‧謝弘微傳》云：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6 此處引余嘉錫，《世說新語箋疏》（臺北市：華正書局，1984 年），另(唐)房玄齡
等撰，《晉書‧卷九十六‧王凝之妻謝氏傳》（臺北巿：鼎文書局，1976 年）轉錄

此事，文較簡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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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謝）混風格高峻，少所交納，唯與族子靈運、瞻、曜、弘微並以

文義賞會。嘗共宴處，居在烏衣巷，故謂之烏衣之遊，混五言詩所

云「昔為烏衣遊，戚戚皆親侄」者也。其外雖復高流時譽，莫敢造

門。 

顯然，謝混等人已經自然形成了一個謝氏文學群體，其標格之高，聲譽之

隆，當時勝流為之聳動，無人能與之頡頏。作為晚輩的沈約記錄這段史事

時，字裏行間仍流露出嘆賞仰慕之情。  

三、文學創作與謝靈運的生命價值  

蘇紹興說：  

士族之形成，不外三途。其一，憑藉政治勢力；其二，憑藉學業世

傳；其三，憑藉經濟力量。而考兩晉南北朝之士族多由首兩途致顯，

更需經學文章、道德品行維持地位於不墜。 7 

謝靈運的文學藝術才能之高為世所公認，《宋書》本傳說他「文章之

美，江左莫逮」，《南史》本傳中說「靈運才名，江左獨振」、「文章之美，

與顏延之為江左第一」。鐘嶸《詩品》說他是：「元嘉之雄。」可他在〈九

日從宋公戲馬臺集送孔令〉一詩尚不如謝瞻同題作品，但是五年之後他寫

的山水詩卻是「遠近欽慕，名動京師」，這其中原委，李雁認為是「江山

之助」，靈運藉由山水擺脫人生失意的意外收穫。 8 

但是筆者認為，文學和才華一向是靈運競邀的資本，他既被排擠在

外，文學就成為他能夠繼續維持聲望的憑藉；其次，在政治的場域他沒有

自主性，可在山水中他卻能掌握自己、凌轢自然，感受到一己的生命力。

綜結以上二個主要因素，才使得他的山水詩一躍千里，成為「遠近欽慕」

的典範。  

文章之撰作、文化上之活動，是維持謝氏家族與靈運個人聲望的不二

法門。當靈運首次隱居始寧，他與「隱士王弘之、孔淳之等縱放為娛，有

終焉之志」，他寫的山水詩「至都邑，貴賤莫不競寫，遠近欽慕，名動京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7 蘇紹興，〈敘論--中古士族概說〉，《兩晉南朝的士族》（臺北市：聯經出版公司，

1987 年），頁 4。 
8 李雁，《謝靈運研究》（北京市：人民文學出版社，2005 年），頁 201-202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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師」，靈運也因為文名日盛，被文帝徵為秘書監，重新開始他更輝煌的仕

宦生涯。  

如果山水能撫慰靈運的靈魂，山水詩的成就能夠帶給靈運長期之獨特

性和穩定性感的自我知覺，那麼，靈運的命運將改變，六朝文學史也將重

新改寫。但是靈運〈入華子崗是麻源第三谷〉詩云：「且申獨往意，乘月

弄潺湲。恒充俄頃用，豈為古今然！  」李善注：「言古之獨往，必輕天下，

不顧於世。而己之獨往，常充俄頃之間，豈為尊古卑今而然哉！」元‧劉

履《選詩補注‧卷六》云：「且當申我獨往之意，玩景適情，但自常充一

時之用，豈為欲圖久遠傳述而然也。」  

山水只是他暫時忘懷濁世的桃花源。〈田南樹園激流植援〉云：「樵隱

俱在山，由來事不同。」他說自己不同於一般的樵夫與隱士。山水並不能

根治他失意的痛苦：「蕩志將愉樂，瞰海庶忘憂。⋯⋯非徒不弭忘，覽物

情彌遒。」 (〈郡東山望溟海詩〉 )詩人本想藉登山觀海來排遣憂思，但是

遊山玩水之後，憂思非但沒有忘卻，反而愈加迫切起來。  

眼前的美景常常使他從時節、景物的變化中，傷感地意識到自己的大

好時光在白白地流逝：「未厭青春好，已觀朱明移。戚戚感物歎，星星白

髮垂。」 (〈游南亭〉 )可見詩人是多麼執著於用世之情。李雁說：  

依謝靈運的思想性格，他畢生就從來沒有真正放棄過對自我價值的

追求，這種強烈的個人意識在與自然山水相遇後，可以被沖淡或暫

時遺忘，卻不可能得到徹底消弭。 9 

六朝世族人士多將個體功業的建立與家族命運的興衰緊密聯繫在一

起，家族的事業就是靈運的事業，謝靈運與謝氏家族休戚與共，他以家族

榮光的承續、名位的追求作為畢生最大的目標，文學只是他用來表現人生

之工具。  

靈運第二次隱居始寧時，他的內心瀰漫時不我與的焦慮，他對地方當

局的反抗、不滿也隨之白熱化，等到前往臨川擔任內史時，他感覺自己始

終飄蕩不寧，未來著實堪慮：「苕苕萬里帆，茫茫終何之？」當下，山水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9 李雁，《謝靈運研究》（北京市：人民文學出版社，2005 年），頁 241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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詩帶給靈運的政治效益已不如作為抒解愁悶的安慰劑來得高。山水文學終

究不是靈運自我實現的目標，而一直是他人生表現的一種工具。  

《商業周刊》訪問日本工業設計大師秋田道夫的文稿，內容說的雖然

是臺灣人對臺灣文化認同度不夠深的議題，但是足以啟發吾人對謝靈運之

於文學事業的認同度的感受：  

我觀察到，台灣的企業或設計師面臨的不夠國際化問題，卻是來自

於缺乏更深層的文化骨幹。日本的設計師，通常在深層都會受到日

本文化骨幹，尤其是京都的薰陶與感化。但台灣，卻看不太出來文

化骨幹在哪裡。⋯⋯國際化之前反而先要有認同感。有深層的文化

主幹，設計才會有自信，設計有自信，才會顯出魅力。⋯⋯一種渾

然天成又有特色的穩定與美感，是來自於文化深層的。（〈缺乏文化

骨幹 台灣走不上國際化〉內文標題〈國際化--先從認同自己的文

化開始〉） 10 

如果謝靈運覺得山水創作之於他的生命有其內在的價值，山水創作的

成功對於家族文化具有開展的意義，他才有能力享受為創造性而創造的過

程。一旦對於文學事業有認同感，在愉悅的自我滿足中，他才能堅持的夠

久，做出更有意義的新貢獻。  

試著比較達文西與謝靈運二人。  

達文西是文藝復興時代的天才，除了繪畫，他還在別的藝術門類和科

學領域表現出令人不可思議的才能，他是一個集建築師、雕塑家、作曲家、

詩人、哲學家、工程師、物理學家、數學家、發明家和運動員等於一身，

有史以來最多才多藝的天才。  

達文西不安分的天性，使他的腦子裏時常活躍著一些稀奇古怪的念

頭，他就是這樣不斷地被腦子裏的那些奇思妙想鼓動著，喜新厭舊，見異

思遷，永遠對「下一個」感興趣，他那過分活躍的思想使他有時心猿意馬，

但也使他充滿創造力。  

謝靈運當然也十分聰明，能在不同的領域知覺到聯繫，但除了文學、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0 孫秀惠採訪整理，《商業周刊》，商業周刊 876 期，2004 年 9月 6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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著述是他用功較多的領域，其他像是《晉書》的撰述或器物的創新，他不

像達文西那樣持續不斷的努力，並以每一領域的成就做為自我實現的榮光。 

在文藝復興的那個時代，許多大人物都以能夠請來達文西這個奇才而

感到門庭生輝，年輕的法國國王弗朗西一世更是覺得，能得到達文西這樣

的藝術家和先知，簡直就是他一生最大的成就，而達文西對於他的職務也

盡己才能留下些什麼東西。 11 

反觀謝靈運則不然，文帝禮遇他，「以文義見接」、日夕引見，但是

並不被靈運認同。靈運把自身的生命成就定位在握有實權發揮經世的理

想，他終究未能把藝文作為他自我實現的目標，以藝文作為救贖的宗教與

生命的皈依，而始終飄浮在仕宦與山林的兩端，這是他生命格局的不幸 (亦

中國士人生命格局的局限 )，也是中古藝文界的悲劇。  

西方專業分工鮮明，重視專家和專業技術的發展，因而走向專業化與

精緻化，而中國文人多兼具有多重的身分與責任，並不以文章或藝術的成

就作為自我實現的標誌。中西方不同的文化背景，造就了達文西以從事藝

術創作做為他一生的職志，而謝靈運並不以身為文人或藝術家的身分為自

我滿足。米哈里．契克森米哈賴說：  

沒有燃燒般的好奇，沒有生動的興趣，⋯⋯就無法長久堅持，做出

有意義的新貢獻。這種興趣本質上幾乎可以說不只是智性或工具性

的，往往是深植於感覺與難以忘懷的經驗中，需要某種調解，而調

解之道只有靠新的藝術表現，或是新的理解方式才能完成。只為名

利成就而奮發向上的人， 罕能具有誘因致力於超乎需要的事物之

上。 12 

也是因為這樣，當靈運身處權力核心為事業打拼時，幾乎沒有或很少文學

創作的原因了。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1 亨德里克.威廉.房龍(Hendrik Willem Van Loon)原著、謝偉編譯，《藝術的故事》（臺

北縣：波希米亞文化出版公司，2005 年），頁 77-88。 
12 米哈里.契克森米哈賴著、杜明城譯，《創造力》（臺北市：時報文化出版公司，

1999 年），頁 107。 


